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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深度老龄化与家庭结构核心化、空巢化叠加的背景下，老年家庭正从“被赡养单元”转向“代际互助

节点”。代际互助不仅承载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料，也逐渐承担情感凝聚、经验传递与轻度照护协同等功

能，推动老年家庭价值由“依赖–被养”向“参与–共创–责任共担”重塑。然而，当前代际互助常面

临角色张力、边界模糊、风险与责任分配不清、支持网络碎片化等困境，导致其难以稳定化、常态化。

基于此，本文从代际互助视角出发，先呈现代际互助的现状与类型，再剖析价值重塑中的阻滞因素，最

后提出以“家庭赋能–社区枢纽–针对性政策协同–文化再生”为主线的社会支持体系构建路径，旨在

把老年家庭从照护客体转化为互助主体，实现老龄社会治理中家庭韧性与代际正义的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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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eepening population aging intertwined with the nuclearization and empty-
nestification of family structures, elderly families are shifting from being mere “units of care” to 
becoming “nodes of intergenerational mutual aid”. Intergenerational mutual aid not only under-
takes economic support and daily care but also increasingly assumes functions such as emotional 
cohesion, experience transmission, and mild care coordination. This process drives the reshaping 
of elderly family values from “dependence-being cared for” to “participation-co-creation-shared re-
sponsibility”. However, current intergenerational mutual aid often faces dilemmas such as role ten-
sion, blurred boundaries, unclear risk and responsibility allocation, fragmented support networks, 
preventing it from becoming stable and normalized. Based on this, adopting an intergenerational mu-
tual aid perspective, this paper first present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typology of intergenerational mu-
tual aid, then analyzes the obstructive factors in value reshaping, and finally proposes a path for con-
structing a social support system centered on “family empowerment-community hubs-institutional 
synergy-cultural regeneration”. The aim is to transform elderly families from care recipients into 
mutual aid subjects, thereby achieving compatibility between family resilience and intergenera-
tional justice in the governance of an aging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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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缘起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扩大、家庭户规模缩小、代际同住比例下降，空巢与独居老人占比持续走高。在

这一结构下，传统“子女单向赡养”模式在时间与照护能力上均承压：子代常面临就业、育儿与居住空

间分离约束；老人在退出劳动岗位后，容易出现角色中断、社会参与下降与“被需要感”弱化。与此同

时，代际联系并未消失，而是转向更复杂的交换形态——经济支持、事务代办、隔代照料、情感陪伴、经

验传递与数字反哺等共同构成“代际互助网络”。 
人们常把老年家庭预设为“需要被支持”的单位，老年人易被简化为“被赡养者”[1]。这种叙事至

少带来两方面局限：首先是家庭价值窄化。忽视老年人在家庭中持续发挥的情感凝聚、经验传承、隔代

支持与互助照护等作用；其次，支持体系偏重补救。更多聚焦兜底照护，而对“代际互助能力”的前置

培育与风险分担[2]。 
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在代际互助视角下，老年家庭价值如何重塑？重塑过程面临哪些现实阻

碍？社会支持体系应如何构建，从而使得代际互助从偶发、非正式、不可持续，走向常态化、可支持、可

扩展？ 

2. 老年家庭代际互助的现状：表现、类型与特征 

(一) 代际互助的主要表现 
当前老年家庭代际互助通常呈多维叠加，首先是工具性支持。即子女提供经济与事务支持，老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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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买菜做饭、家务管理、孙辈接送、医疗陪诊代办等；部分老人也成为家庭“数字办事员”。其次，情感

性支持，家庭常是老人最主要情感归属，常承载着日常倾诉、节日团聚、决策参与、代际“可诉说对象”

的功能。再次，照护性支持。在托育压力与照护资源约束下，老人参与隔代照料；在低龄–高龄老人之

间，出现“小老助老老”的邻里/亲属互助(这类照护参与常缺乏清晰的责任边界与风险分担安排) [3]。此

外，经验或知识传递。职业经验、生活技能、地方知识、危机应对智慧等向子代与孙代传递，构成代际认

同与家庭延续感的重要纽带。最后，数字反哺与再反哺。子代协助老人掌握智能设备与线上服务[4]；老

人在适应后反向承担部分家庭数字事务，形成“再反哺”闭环。 
(二) 代际互助的典型类型 
基于资源流动方向与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前老年家庭的代际互助可划分为四种典型形态，其中赡养

–照料型与互惠–协作型构成了代际交换的核心支柱。赡养–照料型以子女向父母单向输送经济支持与

生活照护为主要特征，老人多扮演资源“接受方”的角色[5]，这种兜底性的保障模式在高龄、失能或空

巢家庭中尤为普遍，维系着家庭的基本生存功能。互惠–协作型则体现了更为平等的双向赋能逻辑，子

女提供物质资源与外部事务支持，老人则以隔代照料、家务分担与情感凝聚予以回馈[4]。这种互补互利

的协作结构在近距居住或同住家庭中更为稳固，有效缓解了家庭内部的代际张力。 
除上述两种基础形态外，延展互助型与象征–情感型则分别代表了代际互助在空间维度的拓展与主

观维度的深化。延展互助型突破了核心家庭的封闭边界，将互助网络延伸至亲属网、邻里与社区层面，

诸如低龄老人帮扶高龄老人、“家族轮替照护”以及基于社区时间记录的互助体系，均显示出家庭养老

功能的社会化替代趋势。相比之下，象征–情感型虽然物质交换较弱，却高度依赖代际沟通、家庭仪式

与“被需要感”的心理满足，其对老年人主观福祉与存在价值的积极效应往往最为显著[6]。这四种类型

在实际家庭生活中常交织共存，共同构成了老年家庭价值重塑的微观基础。 
(三) 代际互助的阶段性与结构性特征 
当前老年家庭代际互助的运行逻辑深受城乡结构、生命历程与居住形态的叠加影响，呈现出鲜明的

异质性与复杂性。在城乡差异上，农村老人更多嵌入乡土生产与亲属网络，经常承担繁重的隔代照料与

农业辅助，且因青壮年外出务工导致的空巢与代际分居情况更为严峻；而城市老人则更多面临“老漂”、

代际空间分离与社区弱连接的挑战，地缘社交断裂加剧了其对家庭的依赖。 
年龄分层进一步塑造了互助的角色分工：低龄老人凭借相对健康的体魄成为互助资源的“供给者”，

而高龄老人则更多转向“接受者”，但后者在情感慰藉与经验传递上的价值并未随身体机能衰退而消失[3]。
居住形态则直接影响互助的成本与质量：同住虽利于日常照应，却易因生活琐事引发边界摩擦；分居虽

有助于保持代际自主，却显著提升了协调成本与应急响应的时延。 

3. 老年家庭价值重塑的困境：角色、边界、风险分配与支持碎片化 

(一) 角色转型张力：从“权威/养育者”到“互助参与者” 
社会转型削弱老年权威、家庭重心下移，部分老人自我价值仍绑定于“子女成就 + 孙辈成长”。当

老人进一步被定义为“健康自理 = 不麻烦、失能 = 被照顾”，易出现角色中断感。退休后失去职业角

色，家庭内若仅被视为被照料者，存在感与掌控感下降；而且，角色冲突情形也较为明显。既想“少添

麻烦”，又难以放弃对子女或孙辈事务的参与，导致自我边界的混乱；加之，价值单一化现象普遍存在

于老年群体中[4]。以“不拖累”定义老年价值，压缩其参与、创造与被需要的可能，也削弱家庭对老人

能力的利用与认可。 
(二) 代际边界模糊：过度纠缠与过度疏离并存 
代际互助的健康运行，根本上依赖于家庭内部建立起清晰而富有弹性的边界，而当前实践中普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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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边界失衡正成为制约价值重塑的关键瓶颈[3]。一方面，模糊型过度纠缠表现为经济收支不分、重大

决策不明、育儿观念强行干涉以及情感上的过度捆绑，这种无边界的亲密虽看似联结紧密，实则极易引

发代际矛盾，不仅限制了老年人自主规划生活的空间，也变相剥夺了子代应承担的独立责任。另一方面，

疏离型弱连接则走向另一极端，分居状态、工作忙碌与沟通的浅表化，使得代际互助退化仅为“节日问

候”叠加“紧急救助”的脆弱模式，难以在日常层面形成稳定、持续的支持合力，导致互助功能实质性

萎缩。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数字与事务边界的缺失，如账号共用、支付代为操作、信息转发失控等现象，既

直接增加了财产与信息安全的现实风险，也折射出家庭内部规则与责任划分的严重不足[7]。 
这些看似是生活习惯或沟通技巧的问题，实质上却关乎家庭内部深层的“权利义务配置”与“风险

承担规则”。然而，现有家庭治理往往将这些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咎于“感情深浅”或“性格不合”，缺

乏可操作的分工方案与应急预案，导致边界冲突反复上演，不断消耗代际间的情感资本。 
(三) 风险与责任分配不清：互助中的“责任盲区” 
代际互助在填补正式照护资源缺口的同时，也将部分社会风险内部化至家庭场域，而当前最突出的

困境在于风险与责任分配机制的严重缺位[3]。首先，责任边界呈现模糊化，在涉及医疗陪护、资金代管、

数字账号操作等高敏感性事务时，家庭成员往往仅凭默契行事，对于“谁决策、谁执行、谁提示、谁兜

底”缺乏前置约定。一旦发生意外跌倒、用药失误、财产损失或信息侵权，亲情逻辑往往让位于归责逻

辑，导致互助行为异化为家庭矛盾的引爆点。 
其次，风险分担机制极度孱弱。绝大多数代际互助仍停留在基于亲情的“私力救济”层面，缺乏与

公共保障体系的有效衔接。无论是低龄老人帮扶高龄老人时的意外伤害，还是老人在协助处理数字事务

时遭遇的诈骗纠纷，家庭内部通常缺乏简易的应急预案、风险告知程序及纠纷调解通道[8]。这种“责任

全压、风险自担”的模式，迫使老年人因惧怕“好心办坏事”或“给子女添乱”而趋于保守退缩，不仅

抑制了互助潜能的释放，更使得代际互助始终在一种高不确定性的脆弱状态下运行，难以转化为稳定的

社会支持能力。 
(四) 支持网络碎片化：家庭–社区–社会衔接不畅 
当前代际互助的支持网络正陷入家庭承重过度、社区枢纽虚化与服务体系错配的结构性困境。家庭

虽承担了照护、就医、办事等主要压力，却普遍缺乏系统化的专业知识与外部工具支撑，处于“有心无

力”的状态。作为连接家庭与社会的关键节点，社区枢纽功能不强，虽有场地与老年大学等硬件，但对

“代际互助组织化”(如结对帮扶、时间记录、低龄助高龄、低门槛技能培训)的软件支持严重不足，导致

互助活动碎片化、不可持续。 
与此同时，服务供给与真实需求严重错位：公共资源多聚焦于高龄失能群体的兜底保障，却忽视了

低龄–中龄老人强烈的“参与型、互助型”需求(如价值实现平台、同伴支持网络、轻量照护协作) [8]。
加之信息与可达性障碍依然存在，政策宣传、服务申请与项目参与仍面临“最后一公里”梗阻，农村、

高龄、独居及低学历群体往往被数字门槛和复杂流程排斥在外，进一步削弱了代际互助网络的覆盖广度

与响应速度。 
(五) 社会支持与文化供给不足：代际互助“难沉淀为能力” 
当前代际互助的社会支持与文化供给存在明显的滞后性，首要表现为激励机制的匮乏与公共支持的

错位[1]。代际互助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家务事”，缺乏对照护付出、时间投入及风险承担的实质性认

可，无论是服务优先权、技能培训还是保险支持等适度激励均显不足。同时，公共资源的投放逻辑多偏

重于事后的“危机应对”(如失能兜底、贫困救助)，而在“能力培育–风险分担–组织孵化”等前端预防

性、发展性阶段的介入严重不足，导致互助行为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野蛮生长状态，难以转化为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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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资本。 
在文化层面，单一的“负担叙事”严重束缚了老年家庭价值的重塑。社会主流话语常将老年人固化

为需要被供养的“弱势者”或家庭“负担”，缺乏对“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创”的常态化示范

与价值引导[8]。这种刻板印象不仅削弱了老年人自我实现的期待，也限制了家庭对其角色的设计——老

人往往被排除在家庭决策与创造性劳动之外，仅被赋予“被照料者”的单一身份，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

浪费与代际关系的紧张。 

4. 社会支持体系构建：路径与机制 

构建老年家庭代际互助支持体系的总体思路，需要实现从传统的“家庭被支持”向现代的“家庭可

被赋能以互助”的范式转型[8]。其核心逻辑不在于将老年人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交给社会“接管”，而是

通过外部资源的注入，修复和强化家庭自身的互助功能，让家庭在代际互动中真正“强起来”。 
这一思路的目标指向在于构建一个兼具温度与韧性的老龄社会治理结构。具体而言，它追求实现三

重平衡：在个体层面，确保老年人不仅享有被赡养的权利，更保有自主决策与生活尊严，并能持续作为

行动者参与互助，实现从“被动受体”到“能动主体”的转变；在关系层面，推动代际之间建立起“有

边界的亲密”，既避免过度纠缠带来的压抑，也避免疏离带来的冷漠，实现联结与独立的动态平衡；在

支持层面，推动支持体系从单一的补缺型兜底，转向既能守住风险底线，又能激发家庭内部潜能与责任

共担的复合型支持，最终达成老年家庭价值在现代社会的成功重塑。 
(一) 家庭层面：推动“自主–边界–参与”三位一体的价值重塑 
家庭层面的价值重塑需通过四项具体支持措施落地：一是自主规划支持，依托基层养老顾问、社区

宣讲与简明手册，支持老人对健康、财务、照护偏好及意愿表达、基本授权等进行事前安排，降低“危

机驱动”引发的代际张力与决策混乱；二是代际边界与沟通支持[3]，由社区设立“家庭沟通工作坊”，

围绕照护安排、数字使用、孙辈教育分工及风险分工等中性场景，协助家庭建立责任、决策与财务边界，

减少隐性冲突；三是照护者支持，针对长期承担隔代照料或照护配偶的老人，提供“喘息服务”、心理

疏导、简易护理及安全风险培训，防止照护角色吞噬个人生活并加剧家庭风险[6]。 
(二) 社区层面：把代际互助组织化、常态化、低门槛化 
社区应成为代际互助的中转站，首要任务是构建低门槛的互助网络与安全基线。通过组织低龄高龄

老人结对与邻里互助小组，并建立可计量、可兑换、可追溯的互助时间积分管理体系，融合荣誉激励、

小额兑换与服务优先权，在提升持续性与公平感的同时，也为风险提醒与培训覆盖提供便利[9]。同步提

供针对助行、助急、用药提醒、防跌倒、防诈骗及信息甄别等场景的简易培训与提示卡，并为照护参与

者配备基础安全规范与应急联络机制，筑牢互助的安全底线。 
在此基础上，社区需进一步优化支持工具并创设互动载体。通过整合便民信息、大字版指引、应急

联系牌及矛盾调解入口，打包成互助支持包，切实降低互助的协调成本。更重要的是，在一老一小活动

中嵌入讲故事、教手艺等代际任务，让价值传递与情感联结在共同参与中自然发生，扭转老年人仅作为

被服务者的单一形象，实现代际关系的再造。 
(三) 政策层面：把代际互助纳入可支持的公共秩序 
政策供给的核心不在于管控，而在于降低互助不确定性、合理分配风险与补全责任链。在涉及照护、

代办、资金往来及数字账号操作等关键场景，推动形成简易且可选的知情同意与分工提示，清晰界定谁

来做、做什么、注意什么及出问题找谁，从而减少事后归责对亲情的撕裂。同时，需建立风险分担与保

障衔接机制，探索面向互助参与者的意外风险保障、简易责任指引与纠纷处理通道，确保好心帮忙不至

于因一次意外演变为家庭或邻里间的长期裂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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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益保障层面，应围绕老年人可能遭遇的财产损失、侵权、欺诈及照护纠纷等风险，完善低门槛

的咨询与处理入口，如依托社区法律咨询日、便民指引及调解优先原则，避免老人因畏难而选择隐忍。

此外，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与认可机制，对持续参与代际互助特别是照护协同、隔代支持及邻里互助的

家庭或个人，通过服务优先权、培训资源、社区荣誉及适度补贴等方式给予实质性认可，从而形成正向

预期，激活家庭互助的内生动力[11]。 
最后，需实现数据与数字规则的家庭适配。在推广智慧养老与数字办事流程时，务必保留人工兜底

与亲属授权通道，明确信息使用的边界与权限，防止冰冷的数字流程将老人挤出服务体系，或将本应由

平台和社会承担的技术风险不当转嫁给家庭。上述内容虽本质上涉及义务配置、风险分配、权益救济与

公共支持等法律关切，但表述上始终保持在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的语域内，避免了显性的部门法标签。 
(四) 文化层面：重塑老年家庭价值的公共叙事 
需推动叙事逻辑从孝道等于单向赡养转向代际正义等于双向赋能与责任共担，打破单一的义务视角。

应更多呈现老年人作为经验持有者、情感支点、互助参与者的正面案例，以具象化的实践消解老年负担

的刻板印象。同时，在社区教育中应将如何与老人分工、如何保护老人权益、如何避免风险等实操性内

容一并纳入，超越单纯的道德呼吁，使代际互助建立在科学、平等且具有风险意识的文化基础之上。 

5. 结语 

在老龄化与数字化、空巢化交织的当下，老年家庭不应被简化为“被赡养单位”。代际互助视角下，

老年家庭价值重塑的核心在于：让老年人在家庭中既有自主与尊严，又能以参与、传递、照护协同与情

感凝聚等方式持续发挥作用；同时，代际关系需在清晰边界与可行分工基础上，实现双向支持而非单向

消耗。 
当前的主要阻滞来自角色张力、边界模糊、风险与责任分配不清、支持网络碎片化及相关激励性措

施的缺乏。构建常态化社会支持体系，关键是把代际互助从“亲情信用 + 偶然组织”提升到“家庭赋能 
+ 社区组织 + 政策分担 + 文化再生”的结构中：家庭学会规划与分工，社区提供组织化载体与培训，

社会公益组织补齐风险分担与权益保障，文化叙事把“老有所为”变成日常可见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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